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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尔祖科夫 

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人。甚至他的外貌都有点特殊。

不论您多么心不在焉，都会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看。而且还

会抑止不住地放声大笑。我的情况就是如此。应当指出的

是，这位矮个子先生的一对细小眼睛总在不停地转动，或

者说，他这个人的整个身子，对于投向他的目光，特别敏

感。他几乎总能本能地感觉出有人在对他进行观察，于是

他马上转过身来，面对自己的观察者，然后抱着忑忐不安

的心情，分析投射过来的目光。两只眼睛老是不停地梭来

梭去，身子不断地左右转动，使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活动

的风标。说来真奇怪！他似乎害怕别人嘲笑。其实他几乎

就是一个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让人取笑逗乐的小丑。他常常

乖乖地伸出自己的脑袋，让大家戏弄，不仅仅在精神上，

而且在肉体上甘愿忍受别人的戏弄。当然这要看他是与什

么人在一起罗。心甘情愿自动当丑角的人，是不值得可怜

的。但是，我发现这人是一个怪物，这个可笑的人根本不

是职业小丑。他身上还残存着某些高贵的品质。他忐忑不

安的心情、他总是为自己而感到担惊受怕的病态表现，就

是最好的证明。我觉得他总想为别人效劳的愿望与其说是

为了捞到物质上的好处，不如说是出于他的一颗善良的

心。他很高兴别人当着他的面、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对他进

行嘲笑。但与此同时，一想到他的听众冷酷无情、以怨报

德（这一点我可以发誓），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。因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◆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 
— 2 — 

 

这些听众不是嘲笑他的举动，而是他这个人本身，包括他

的心、他的头脑、他的外貌、他的全部血肉之躯。我相信

此时此刻他会感觉出自身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，但是他的

抗议却又很快地在他的心中消失，其实他每次的抗议都是

极其宽容的。我深信这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发生，不是因为

别的什么，完全是出于他的心地善良，根本不是因为他没

有借到钱而被人赶了出来的缘故。这位先生是经常要借钱

的，也就是说他用这种借的方式向人乞讨。每当他做完各

种各样的鬼脸、让人笑够了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多少争得

了一点点权利，可以向人开口借钱了。但是，我的天哪！

那里是什么借钱啊！他开口借钱时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模样

啊！我实在无法想象，在那么小的空间，也就是说在这位

矮小个子的布满皱纹、颧骨高耸的脸上，能够同时容纳那

么多各种各样的鬼相，那么多各种不同性质的感受，那么

多极其深刻的印象！那里面什么没有啊！真是百感交集：

有难言的羞愧，有假装的厚颜无耻，有懊丧，有愤懑，有

突然的脸红，有对失败的耽心，有因胆敢打扰别人而要求

宽恕的表情、有个人的尊严感，也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渺小

无用的自卑——所有这一切的一切，全都像闪电一样，在

他的脸上一闪而过。他以这样的方式，已经在人世间闯荡

了整整六年，可至今还没有弄清楚，在借债的微妙时刻，

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表情！当然，要做到完全冷酷无情、卑

鄙无耻，他这个人是永远也办不到的。他的心太善良、太

热情了！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世界上最

最诚实、最最高尚的一个，不过他有一个小小的弱点：只

要能够讨好别人，你一声令下，他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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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干，而且心甘情愿，毫不考虑自己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

个人们通常所说的窝囊废。最最令人可笑的是他的衣着。

他几乎穿得与大家一模一样，既不比人家好，也不比人家

坏，一身干干净净，甚至有点过分讲究，而且想通过衣着，

暗暗地显示出他自己的体面和尊严。这种外表上的平等与

内心里的不平等，他经常为自己的耽心，同时又不停地自

我作践——所有这一切的一切，便构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使

人觉得他既可笑又可怜！如果他真正从心灵深处相信，他

的听众是世界上最最善良的人（尽管他的亲身经验告诉他

并非如此，但他仍然持这种看法），他们嘲笑的只是他的

那些可笑的举动，而不是他这个苦命的人，那么，他就会

高高兴兴地脱下燕尾服，反穿着走到大街上，去迎合别人

开心的愿望，自己也从中得到乐趣，反正只要能使自己的

衣食父母发笑，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愉快就行。但是，不论

他使用何种办法，还是永远也无法得到平等。他还有一个

特点：这个怪人的自尊心很强。只要没有什么危险，他冲

动起来，甚至敢于舍己救人。对于那些弄得他愤怒已极、

忍无可忍的庇护者，他善于巧妙对付。有时他甘冒风险，

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几乎有点英雄的气慨呢！但是，这

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，往往只是几分钟的行为⋯⋯总而

言之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，而且是一个最最

没有用的、因而也是最最滑稽可笑的受苦受难者。 

客人们掀起了一场人人参与的争吵。我突然发现，我

们的这位怪人一下子跳到一把椅子上。他扯起嗓子拚命喊

叫，要求别人让他一个人单独发言。 

“您去听听吧，”主人悄悄地对我说道，“他往往能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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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来⋯⋯您觉得他很有趣吗？” 

我点了点头，就挤进了人群之中。 

确实，那位穿着相当体面的先生跳到了一张椅子上，

拼命大喊大叫，引起了大家普遍的注意。许多不认识这位

怪人的人，相互疑惑不解地使使眼色，另外一些人则放开

喉咙，哈哈大笑。 

“我认识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！我应该比所有的人都

更了解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！”怪人从自己站着的高台上

叫道，”先生们，请你们让我来讲吧。有关菲多谢·尼古

拉依奇的事，我一定会讲得好的！我知道他的一件事，那

简直是一件天下奇闻，妙极了！⋯⋯” 

“那您就快讲吧，奥西普·米哈依内奇，您快讲吧！” 

“您快点讲吧！” 

“你们好好听嘛！” 

“大家好好听着，好好听着！！！” 

“好，我就开始讲起来，不过，先生们，这件事有点

特殊⋯⋯” 
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 

“这件事挺好笑的。” 

“很好，太妙了，真是妙不可言！——您倒是快点言

归正传呀！” 

“这件事是我、你们最最卑贱的仆人，个人生活中的

一段小插曲⋯⋯” 

“那您为什么一再宣称您要讲的那件事非常可笑

呢？” 

“甚至还有点可悲呢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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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！！！” 

“总而言之，先生们，你们现在将要听到我讲的那件

事是这样的，它使我结识了一伙非常有趣的人物。” 

“别绕弯子，快些讲吧！” 

“那事件嘛⋯⋯” 

“您怎么老是说那件事那件事的，您倒是快点把那个

值得一讲的寓言故事讲出来嘛！”一位长着一头淡黄色头

发、留有一口胡子的年轻先生，用嘶哑的嗓音说道。他一

手插进自己的裤口袋里，本想掏出手帕，结果却无意之中

把钱包掏了出来。 

“那件事嘛，我的先生们哪，我希望在我讲完以后，

能够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。最后还

有一点需要交待，就是因为出了这件事，我才没有结成

婚。” 

“您结过婚！⋯⋯有老婆！⋯⋯波尔祖科夫想过结

婚！！” 

“老实说吧，我倒真想现在就能看到一位波尔祖科夫

madame！” 

“请问您以前的那位波尔祖科夫太太的芳名叫什

么？”一个年轻人挤到故事讲述者的身边，尖着嗓子问题。 

“先生们，故事的头一章是这样的： 

“那是整整六年前的春天，具体点说，就是三月三十

一日。先生们，请注意这个数字，它是四月的前一天⋯⋯” 

“是四月一号的前一天！”长着一绺鬈发的年轻人大

声叫喊起来。 

“先生，您真会猜！那是一个傍晚。N县城的上空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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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色越来越浓，月亮正想从苍茫的暮色中爬出来⋯⋯总而

言之，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暮色

朦胧的时候，我与我那已故的、与世隔绝的祖母告别以后，

便偷偷地从我的寒舍之中溜了出来。请原谅，先生们，我

使用了一个很时髦的用语与世隔绝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在

尼古拉。尼古拉依奇那里听来的。不过，我祖母的确是与

世间隔绝的：她又瞎、又聋、又哑、又蠢，反正你怎么说

她糟都行！⋯⋯我坦白承认，我当时胆战心惊，正打算去

干一件大事，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，就像小猫的脖子

让一只瘦骨棱棱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似的。” 

“请您等一等，波尔祖科夫 monsieur！” 

“您有什么吩咐？” 

“请您讲简单一点，请您别费那么大的劲兜圈子！” 

“我遵命，先生！”奥西普·米哈依内奇有点尴尬地

说道。 

“我走进了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的那幢小房子（这是

他光明正大化钱买下的）。大家都知道，菲多谢·尼古拉

依奇不是我一般的同事，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仆人向他禀

报以后，便马上将我引进他的书房。我现在还清楚记得：

那间屋子里一团漆黑，连一支蜡烛也没点。我抬头一看，

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正走进来。随后我们两人便都留在黑

暗之中⋯⋯” 

“你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一位军官问

道。 

“您看呢，先生？”波尔祖科夫问完以后，赶紧把微

微痉挛着的脸庞，转向长着一头鬈发的年轻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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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这样的，先生们！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其实呢，也算不上什么奇怪，只不过发生了一件所谓常见

的生活小事而已。我很随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，他也

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卷纸，不过是国家发行的⋯⋯” 

“钞票吗？” 

“是钞票，先生！接着我们就进行了交换。” 

“我敢打赌，这里散发着一股行贿的味道，”一位衣

着体面、头发理得短短的青年先生说道。 

“是有一点行贿的味道，先生！”波尔祖科夫紧接着

他的话说下去，“唉， 

就算我是自由主义者 

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不少！ 

如果说你们今后会有机会去外省当差，那就请你们千

万不要⋯⋯在自己的家门口伸手⋯⋯免得被烫伤了⋯⋯

因为有个文学家说过： 

就是祖国的炊烟， 

我们也觉得愉快和香甜！ 

——我们的祖国啊，是我们的母亲，先生们，是生我

养我的亲娘！我们都是她的儿子，是靠吃她的乳汁长大

的！⋯⋯” 

 全场马上响起一片笑声。 

“不过，信不信由你们，先生们，我可从来没有收受

过贿赂。”他说完以后，将信将疑地把全场扫视了一遍。 

一场经久不息的哄堂大笑。像一阵排炮的轰鸣，把波

尔祖科夫说话的声音，完全淹没了。 

“对，的确是这样的，先生们！⋯⋯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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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马上把话头停住，继续环视大家，脸上露出一种奇

怪的表情。也许——谁知道呢？——也许他此刻突然想

起，他比这一伙老实人中的大多数都老实呢⋯⋯所以，直

到大家的笑声结束，他脸庞上的严肃表情还没有消失。 

“是这样的，”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以后，波尔祖科

夫开始说道：“虽然我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，但这一次我

却是有罪的：我从一名贪官手里⋯⋯接过贿赂⋯⋯把它塞

进了口袋里⋯⋯也就是说，我当时手中掌握着一些文件，

如果我把这些文件交给某一个人，那么，菲多谢·尼古拉

依奇就要倒大霉。” 

“这么说来，他就是这样把那些文件收买了？” 

“是收买下来了。先生！” 

“给了您很多钱吧？” 

“给我的钱嘛，就是眼下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所得

的那么多⋯⋯如果有人愿意给的话。不过，当我把钱塞进

口袋里的时候，我的脑袋上好像浇了一瓢开水，非常难忍。

我确实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，老是那么一副模样，先生们，

你们看到了吧。我当时半死半活的，上下两片嘴唇，不停

地翕动，腿脚瑟瑟发抖。是的，我有错，我有罪，我感到

羞愧万分，无地自容。我简直罪该万死！我打算向菲多

谢·尼古拉依奇请求宽恕⋯⋯” 

“怎么样，他宽恕您了吗？” 

“我还没去请求呢，先生！⋯⋯我不过是说说而已，

其实当时是应该这么做的。因为我有一颗火热的心。我看

到他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，于是便说道： 

“您是连上帝也不怕的了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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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出于礼貌我只好两手一

摊，把脑袋扭到一边去。我说，‘我到底为什么要害怕上

帝呢！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？’⋯⋯其实我这么说，也是

出于礼貌⋯⋯我自己简直恨不得钻进地里去呢。 

“‘很久以来你就是我们家的朋友，甚至可以说，你

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儿子。——谁知道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

呢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！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想起来

要告密，而且是现在就打算去告密！⋯⋯你这样做，叫我

今后还要不要相信人呢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？’ 

“先生们，你们看吧，他就是这样对我发表了一大通

训诫的话！他还说：‘不，请您告诉我，今后我还要不要

相信人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？’我心想，您相信不相信

人与我何干！您知道，我当时喉咙怪痒痒的，声音也发起

抖来了，而且已经预感到我的坏脾气马上就要发作，于是

我赶紧抓起帽子就走⋯⋯ 

“‘您到哪里去呀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？难道在节

日前夕⋯⋯难道您现在还在记我的仇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

事得罪了您？⋯⋯’ 

“我急得连连直叫：‘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，菲多谢·尼

古拉依奇！’ 

“唔，这就是说，我被他的话软化了，就像白砂糖遇

到了水，一下子就融化了，先生们！这还不算呢！连装在

口袋里的那一大包钞票也好像在大声喊叫：‘你这个忘恩

负义的家伙，该死的强盗！’——而且那包钞票好像竟有

五普特那么重⋯⋯（要是真有五普特重那就太好了！⋯⋯） 

“‘我发现，’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说道，‘我发现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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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后悔⋯⋯您知道，明天就是⋯⋯’ 

“‘就是埃及玛丽亚节（即愚人节），先生⋯⋯’ 

“‘好啦，不要难过，’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说道，‘够

啦，犯了错误，悔改了就好嘛！我们走吧！也许，’菲多

谢·尼古拉依奇继续说道，‘也许我还能把你拉回到真正

的道路上来⋯⋯也许我那些不大起眼的家神（我清清楚楚

记得那个强盗正是用的‘家神’这个词）会把您的那颗已

经变得僵硬了的（我不想使用“铁石的’这个字眼）、深

深地误入迷途的心温暖过来⋯⋯’ 

“他随即拉起我的手，先生们，把我带到他的家人那

里。我觉得背部透过一股冷气，于是浑身瑟瑟发抖！我当

时心想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？⋯⋯你们需要知道的

是⋯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反正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

的情况！ 

“莫非是波尔祖科夫太太来了吗？” 

“正是玛丽亚·菲多谢耶夫娜，先生！不过，你们知

道，她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你们所说的波尔祖科夫太太。她

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福气！你们看，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

说他们家几乎把我当儿子对待，这话倒是不假。半年以前，

一个名叫米哈依洛·马克西梅奇·德维加依洛夫的退职士

官生当时还没死，那情况确实如此。不过后来，他听从了

上帝的召唤，上西天去了。据说他留下过一份什么遗嘱，

可找来找去，哪儿也没有。后来查明，他根本就没有立下

什么遗嘱⋯⋯ 

“‘嘿！！！’” 

“唔，这事嘛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真没办法，先生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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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漏了嘴，扯得太远了，请原谅！本来嘛，爱说几句语

义双关的俏皮话。固然不好，不过说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更糟糕的是我的前程从此也就完蛋了。因为那位士官生已

经退职，他连他的家门都不让我进（他的生活可阔气啦，

因为他手长，会捞钱）。如果我说他被他们家当亲儿子对

待，也许是不错的。 

“‘啊哈！！！’” 

“是的，正是这样，先生！于是从此以后，我就经常

在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家里露面。我一再发现问题，但是

我都忍着没说。也是活该我倒霉（也许是我走运！），一名

马匹采购员突然来到我们这座小城。这简直就是一个晴天

霹雳！他的工作流动性很强，也很轻松，全是与骑兵有关

的。他一来就牢牢地扎在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身边，就像

一尊大炮安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一样！我的坏脾气一发作，

就旁敲侧击地说：‘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，您为什么要欺

侮我呢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已经成了您的儿子。我一直

等着您像父亲那样对待我⋯⋯’他开始对我作出回答，可

他那是什么样的回答啊，我的乖乖！好吧，这就是说，他

总算开口说话了。他像朗诵一整首长篇叙事诗似的，不顾

一切地念下去。你只能乖乖地听着。他的甜言蜜语叫你听

得直咽口水，摊开两手！可是他说的意思，你却怎么也听

不明白，无法理解，于是你只好像傻瓜一样，呆呆地站着。

他把我的脑子搞得迷迷糊糊的，就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，

扭来扭去，叫你怎么也捉摸不住。唔，天才，他简直就是

天才。他那张嘴真叫人听了胆战心惊！我就吓得魂不附体、

坐立不安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！我扯起嗓子唱情歌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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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送糖果、又是说语义双关的俏皮话，还时不时地唉声叹

气！我说我痛苦极了，我是为爱情而感到痛苦的。我一把

眼泪，一把鼻涕，悄悄地作解释，表心迹！可我这人真蠢！

我竟然没有去找教堂执事打听打听，我已经年近三十⋯⋯

这怎么行呢？我却臆想天开，竟然想要耍花招！不！我的

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，周围全是一片对我的嘲笑声，——

嗯，我也火起来了，气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。——我于

是一走了之，从此不再跨进他的家门。我左思右想，最后

决定马上去告密！是的，我是想去干卑鄙的事，我想出卖

朋友。老实说吧，告密的材料多的是，而且都是很有份量

的材料，拿出去可以卖个大价钱的。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啊！

我把这些材料和告密信拿出去，准可以换回一千五百银卢

布！” 

“‘啊！这可是贿赂呀！” 

“对，先生，这正是贿赂，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官员付

给我的！（其实这也算不得是什么罪过，真的算不上！）好

啦，现在就让我来继续讲下去吧。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

他是把我拖进客厅的，当时我已半死不活。他们家的人都

在那里迎接我：似乎他们都受到了委曲，或者说不但是受

了委曲，而且是伤透了心，简直是⋯⋯唔，这么说吧，他

们一个个面如死灰，几乎就像死人一样。但与此同时他们

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表情，目光中流露出庄重的

神色，类似一种亲切的，慈父般的表情⋯⋯好像我是回头

浪子，回到了他们身边。你看，事情竟然弄到了这种地步！

他们让我坐下来喝茶，可我哪有心思喝茶呢！我自己的胸

膛里好象烧开了一壶水，全身都在沸腾，可两条腿却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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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冷，冷得像块冰。我全身缩成一团，害怕起来了！他的

夫人、七等文官太太（现在已经是六等文官太太了）玛丽

亚·福明尼什娜，一开口就对我以你相称，她说道：‘大

少爷呀，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？！’我回答她说：‘没什

么，我有点病，玛丽亚·福明尼什娜⋯⋯’可是我说话的

声音却在发抖！她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

无原无故地放肆数落起我来了。她说：‘看得出来，是良

心叫你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了吧，奥西普·米哈依雷奇，我

的亲爷老子！在我们家吃的面包和盐把你的良心叫醒了

吧！我们带血的眼泪让你回心转意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她就

是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真是一个可怕的婆娘！她就这么坐

着，不断地给我沏茶。我心想：你到市场上去看看吧，我

的好官太太，哪一个女人比得上你厉害！我们的官太太就

是这么一个厉害的婆娘！这时，活该我要倒霉了：她女儿

玛丽亚·菲多谢耶夫娜走出来了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

脸色有点苍白，一对小眼睛红通通的，好像刚才哭过。我

一见她就傻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，就像死人

一样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她是在为马匹采购员的离去而伤

心落泪的。那小子脚底涂油，溜了。他很知趣，趁着还没

出事就走了。实际上他也该走了（现在顺便说说罢了），

他出差的期限已经过去，其实他也算不上是出公差！他这

一走⋯⋯这一对恩爱的父母亲才恍然大悟，如梦初醒！虽

然知道了全部情况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！只好偷偷地掩盖

起来算了——家丑不可外扬嘛！⋯⋯咳，真没办法，我望

了她一眼，觉得一切都完了，简直不能再呆下去了！我斜

眼望了望我的帽子，想抓起就走，而且越快越好！可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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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：我的帽子被他们叫人拿走了⋯⋯说老实话，没有帽

子我也想走——唔，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——可是我

已经走不成了，他们把门闩上了。他们开始同我友好地说

说笑笑，又是丢媚眼，又是逗我嬉笑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，

结果胡说了一大通求爱的话。她呢，我的那个心上人，马

上坐到钢琴边上，用满怀委曲的声调，唱了一首关于依着

马刀站立的骠骑兵的歌——简直把我的魂都唱出窍了。

‘好啦，’菲多谢·尼古拉依奇说道，‘现在一切都已过去，

忘了它吧！来，快过来⋯⋯让我来拥抱你！’我当时马上

就跪在地上，把脸庞紧紧地贴在他的坎肩上。‘我的恩人

哪，你真是我的生身父亲！’我边说边流泪，简直哭得像

个泪人儿似的！我的主啊，当时出现的是什么场面啊！他

哭了，他老婆哭，玛申卡也哭，大家全都哭作一团⋯⋯当

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淡黄头发的女人，就连她也哭了⋯⋯更

有甚者，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（上帝赐给他一大

群孩子），他们也哇哩哇啦地大声哭了起来⋯⋯不知道到

底流了多少泪，不过那是感激的泪，那是高兴的泪，因为

浪子终于回来了，就像士兵凯旋还乡一样！于是又是上点

心，又是做游戏，忙得不亦乐乎！唉哟，我好痛啊！什么

地方痛！心痛！想谁呢？我亲爱的人儿呀，她胀红了脸！

我和老头子一起干了一杯甜酒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把我服侍

得好好的，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！⋯⋯ 

“后来我回到了祖母身边。到回家里以后，我在我的

小房间里来回走了整整两个小时。我把祖母叫醒来，把我

的喜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她。‘钱都给你了吗！这个强

盗？’‘给了，奶奶，给了，全给了，我的亲奶奶！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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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走鸿运啦，快开门呀！’‘好啊，现在你就结婚吧，正是

时候，你快结婚吧！’老太太对我说道，‘你知道吗，上帝

听到了我的祷告！’随后我把索夫龙叫了醒来。我说：‘索

夫龙，快点帮我把靴子脱下！’索夫龙给我脱下了靴子。

‘好啦，索夫龙，你现在给我道喜吧，吻吻我吧，我就要

结婚啦！老弟，我真的要结婚啦。你明天来个一醉方休，

然后就去散散心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老爷我就要结婚啦！’

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！⋯⋯本该开始睡觉的，可是不行，

睡不着！我又爬起来，坐着想呀想呀，忽然间脑子里闪出

一个念头：明天不是四月一日吗？那可是个开朗、快活的

日子呀！怎么有这么巧啊？你瞧我想得多妙！还有什么好

说的呢，先生们！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点上蜡烛，就这

样穿着睡衣坐在写字台前。也就是说我完全忘乎所以了。

先生们哪，你们知道，一个人一旦着了迷，他就一定会忘

乎所以的！他甚至会一头扎进污泥里！也就是说，有的人

竟然有这样的怪脾气：人家要他的这个，他马上就给了他

们，还说，给，你把那个也拿上吧！人家要打他的耳光，

他不仅送上面颊，而且还高高兴兴地把整个背脊都送上

去。过后他们又拿白面包来引诱你，把你当狗耍。而你呢，

却一心一意地用你的笨爪子去拥抱他们，还同他们亲嘴！

先生们，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？你们在笑，你们在交

头接耳说悄悄话，我全都看见啦！等我把全部真实情况一

五一十都讲出来以后，你们就会一起来笑话我，就会来捉

弄我，可是我现在却一直在对你们说呀，说呀，说个不停。

是呀，谁在叫我说呢？又是什么人在捉弄我呢？谁站我背

后老是嘀嘀咕咕催我：‘说呀，说呀，你快讲嘛！’可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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